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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哲学视域下《我的柏拉图式甜心》中的

人物形象分析
陈婷婷

摘要：在马克·吐温的著名短篇小说《我的柏拉图式甜心》中，故事的主人公“我的柏拉图式甜心”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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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作者的梦境里，她不断抚慰作者的痛苦，始终引导作者走向其理想。本文首先剖析柏拉图的两个重要哲
学思想——柏拉图的“理念说”与“爱若斯”，继而阐释“柏拉图式爱情”之内涵。其次，本文重点剖析了马
克·吐温称女孩为“柏拉图式甜心”的原因，即梦中的甜心为何是“柏拉图式”的。再次，文章揭示故事中“我
的柏拉图式甜心”的隐喻意义。通过对“我的柏拉图式甜心”这一人物形象的剖析，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章的
思想内涵，并对马克·吐温的创作理想形成一定认识。

关键词：《我的柏拉图式甜心》；人物形象分析；柏拉图哲学思想；创作理想

0 柏拉图的“理念说”、“爱若斯”与柏
拉图式爱情

柏拉图作为古希腊哲学思想的系统建构者，提出
了自己的“理念说”①。他区分了“意见”与“知识”、“可
知世界”与“可见世界”、“智慧”与“盲目”等概
念，并得出结论：“理念”作为一种“真实的或实体
的形式，是事物原始的、永恒的、超越性的原型”(Tilly, 
2009)，是“可知世界”的真实存在。而我们日常生活
中“可见”的物质世界，则是理想世界在现实中的摹
仿。“理念”超越时空、超越人类经验，是永恒不朽的；
而后者则受时空束缚，是短暂易逝且依附于“理念”
之“影子”的。由此，柏拉图形成了“理念”与现象、
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身体的二元对立，这构成了柏拉
图本体论美学思想的基本框架。

由于柏拉图将“理念”视为万物的本原，故他主
张灵魂而摒弃身体。他认为“灵魂”是不朽的，因为
它曾跟随诸神在天上遨游，以完整的视野见证了“美
本身”的辉煌，后因羽翼受损而坠落于肉体，被囚禁
其中。在现实世界中，“灵魂”一旦邂逅“美的身体”，
便会基于其对“美本身”（即美的“理念”）的前世
记忆，萌生回归“不朽”的冲动，通过汲取“美、智慧、
善以及一切类似的品质”(Plato, 1980) 来修复其受损的
羽翼，重新接近那永恒的“绝对正义、绝对美德与绝
对知识”。因此，作为真理的寻求者、智慧的爱好者
和“知识”的追随者，柏拉图主张节制短暂的欲望，
以趋近不朽的“灵魂”与“美本身”；以神秘、超越、
预设且宗教般的虔诚，去追求那“真实”的存在，即“理
念世界”。

那么，问题在于，在这种“理念说”之下，柏拉
图所谈论的爱欲概念是什么？它是否等同于众所周知
的“柏拉图式爱情”？

“柏拉图式爱情”③这一概念由 15 世纪意大利
美学家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提出，此后便成为人们谈
论爱情时不可避免的话题。它被诠释为一种以柏拉图
名字命名的爱情，这种爱情注重精神，强调追求心灵
沟通，排斥肉体欲望。然而，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提
出的“柏拉图式爱情”与柏拉图本人所谈论的爱，虽

以柏拉图之名命名，但并非完全相同。柏拉图使用“爱
若斯”②一词来描述爱。柏拉图对“爱若斯”这种爱
欲形式的理解，并非指一对坠入爱河的年轻男女，而
是指一位年长男性爱上一个少年男性。年长男性被年
轻男性的美所吸引，尤其是其灵魂之美。这种爱引导
年长男性在年轻男性的灵魂中“孕育”智慧与美德，
或至少引导他走向美德。柏拉图的“爱若斯”展现了
柏拉图所处时代的历史语境——当时男女地位极不平
衡，在爱情方面，女性难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

柏拉图将“爱若斯”与永恒生命联系起来。在柏
拉图看来，“爱若斯”最根本的目标是抵抗死亡。抵
抗死亡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男女之间基于身体的“爱
若斯”所引发的生育来对抗死亡，子女的诞生是其自
身生命的延续；另一种抵抗死亡的途径是通过年长男
性与少年男性之间对真理的爱。真理与智慧将通过男
性之间的爱得以传承。一旦传递了你的智慧和真理，
这个人便不会死去。换言之，养育孩子与传递真理，
都是通过爱来抵抗死亡的方式（汪民安，2022）。正
是在柏拉图所处的时代，“爱若斯”首次成为哲学中
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爱若斯”不仅与希腊城
邦生活中公民的道德教育密切相关，也与智慧、美的
理念以及沉思生活紧密相连。

以上是对柏拉图“理念说”、“爱若斯”以及柏
拉图式爱情的简要概括。厘清这些概念对于解读马
克·吐温的短篇小说《我的柏拉图式甜心》大有裨益
且十分必要。在《我的柏拉图式甜心》中，马克·吐
温所描述的甜心始终存在于他的梦境中。这位甜心是
精神、志向与美的化身。现实中或许确有一位真实的
甜心，但作者所指的甜心更多是一个抽象的象征，这
与柏拉图的“理念说”、“爱若斯”以及柏拉图式爱
情的概念非常接近。以下章节将结合柏拉图的观点，
对马克·吐温的《我的柏拉图式甜心》进行更详尽的
分析。

1 为何甜心是“柏拉图式”的？
小说全文以第一人称写成，故事的叙述者即是作

者本人。故事中，“我”与甜心主要在五个梦境中相
遇，且均发生在梦里。此外，“我”在现实中从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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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她。梦中的甜心在现实中有无原型亦不得而知。尽
管有学者以马克·吐温 1906 年的自传为依据，称其
中提到的劳拉·赖特很可能是他梦中甜心的真实原型
(Baetzhold:1972)，但这只是一种猜测。马克·吐温本
人在故事中并未透露任何线索。事实上，仅从文本内
容判断，甜心更多地指向一个虚拟的、理想化的、象
征性的形象，这正是甜心之所以是“柏拉图式”的原
因所在。在柏拉图的“理念说”中，抽象的“理念”
是世界的本原，我们日常生活中感知到的一切都是对
“理念”的摹仿，是“理念”的影子。

在梦中，我与甜心相遇的场景不断变化，甚至我
们的名字和她的容貌也在改变，但我们总能仅凭几瞥
就认出彼此：“主要就是这些惊鸿一瞥，但她总是立
刻就能被认出来，尽管她如此热衷于修饰自己，并在
发型和眼眸上做出些可疑的‘改进’”(Mark Twain, 
1912)。唯一不变的是，在梦中她永远是 15 岁，我永
远是 17 岁。我们在梦中永远年轻、活泼、甜美、纯
真：“她永远是十五岁，看起来和举止也都是十五岁；
而我永远是十七岁，从未感觉老过一天”(Mark Twain, 
1912)。

下表展示了我们五次梦中相遇的细节：

梦中地点 现实地点 梦中年龄 现实年龄 梦中名字 梦中甜心的容貌

第 一 次 梦
境 密苏里村庄 费城

我 17，她
15

我 19 我乔治，她爱丽丝 蓝眼睛，金色柔发

第 二 次 梦
境 密西西比州纳奇兹 旧金山 我 29 我杰克，她海伦 黑发，深棕色眼睛

第 三 次 梦
境 旧金山与夏威夷群岛 纽约 我 31 我罗伯特，她阿格

尼斯 发色和眸色不同

第 四 次 梦
境 雅典 纽约 我 31 我罗伯特，她阿格

尼斯
/

第 五 次 梦
境

印度与英国温莎城堡 / 我 63 / /

在梦中，我和甜心的一些具体特征和信息不断变
化，但甜心的美丽、聪慧和青春永在，我对她的爱也
从未改变。正如柏拉图的“理念说”所言，“理念”
永恒不变，但“理念”的表现形式却总是变化。此外，
我与甜心的爱情超越了身体欲望，不包含性冲动。相
反，它是一种纯洁、虔诚且近乎宗教般的爱。我们之
间的亲吻，既非亲人间的关爱，亦非恋人间的炽热欲
望，而是一种亲密却不可亵渎的精神之爱。以下是马
克·吐温对我们接吻的描写：

“当我俯身吻她时，她接受亲吻的样子仿佛在期
待……那不是兄妹之情——比那更亲密，更依恋，更
深情，更虔诚；也不是情侣之爱，因为其中没有欲火。
它介于两者之间，比两者都更美好、更精致、更能带
来深层的满足。”

“海伦戴着一顶夏帽。她随即摘下帽子说：‘它
碍事了；现在你可以更好地吻我了。’在我看来，这
不过是礼貌而体贴的聪慧之举，仅此而已；她能想到
并这样做也很自然”(Mark Twain, 1912)。

在描述我们之间的亲吻时，马克·吐温使用了“精
致”、“更深层的满足”、“礼貌的”、“自然的”
等词语。这种脱离肉欲的纯洁之爱，与柏拉图的精神
之爱是一致的。这是“我的甜心”为何是“柏拉图式”
的第二个原因。

最后，不可忽视的是，柏拉图认为“爱若斯”能
引导人们走向善与美德，且“爱若斯”具有教育功能。
在马克·吐温的《我的柏拉图式甜心》中，“我”与
甜心之间的爱同样治愈了“我”，并引导“我”变得
更好。一个典型例子是，在第三个梦中，甜心将“我”
从旧金山一场失败的演讲中解救出来。梦中，当我站
在台上演讲时，发现自己的演讲没有主题、没有内容，

无话可说。我试图说几句，却让气氛更加凝重。此时，
我的情绪崩溃，开始卑躬屈膝，用粗俗不当的奉承话
道歉。然而，人们并无同情，开始离座，涌向门口。
这个梦影射了马克·吐温在现实中纽约演讲不受欢迎
的经历，梦中和现实里的“我”在演讲时都感到无助。
但梦中的“我”更幸运。当我独自在台上沮丧时，一
个熟悉的声音呼唤了我的名字。我的甜心在梦中拯救
了我。她把我带下舞台，我们俩瞬间转移到了夏威夷
一个鲜花盛开的峡谷：

“我呆立着，茫然无助，望着这一幕，心想明天
大家都会议论这件事，而我再也没脸走在街上了。当
大厅变得空无一人、一片寂静时，我坐在台上唯一的
椅子上，把头埋在讲桌上，以避开那地方的景象。很快，
那熟悉的梦中声音呼唤了我的名字，扫除了我所有的
烦恼。‘罗伯特！’我回答：‘阿格尼斯！’下一刻，
我们俩便闲适地漫步在夏威夷群岛名为伊奥山谷的繁
花峡谷中”(Mark Twain, 1912)。

在梦中，甜心与我的爱引领我走出了事业失败的
阴霾。正如故事所言，爱上她是“我一生中最美妙、
最愉快的经历之一”。此外，甜心常常口吐金言，成
为了我的人生导师。例如，她曾告诉我“试图留住事
物是不值得的；它们毫无稳定性可言”。我从甜心那
里懂得了人生无常、变化不息，不必执着于永远抓住
名利，应以平常心对待生活的不完美。甜心给予我诸
多启迪，这体现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也是“我的甜心”
为何是“柏拉图式”的第三个原因。

2 我的甜心之隐喻
在马克·吐温的《我的柏拉图式甜心》中，“我

的甜心”具有一个隐喻：即“我”的理想以及对写作
事业的追求。梦中，甜心的外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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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真实且变幻莫测，这象征着马克·吐温在现实中并
不顺遂的写作生涯。马克·吐温早年的作品受到诸多
批评，其写作生涯充满起伏。然而，无论甜心外貌如何，
“我”都能清楚地认出她：“她以前是蓝眼睛、金色
柔发；现在她有了黑发和深棕色眼睛。我注意到了这
些差异，但它们并未让我感到变化；对我来说，她和
从前完全是同一个女孩”(Mark Twain, 1912)。这反映
出马克·吐温对自己的理想始终怀有一颗赤诚之心。
他在人生不同阶段的追求可能略有不同，但初心未改。

故事中有一个情节是：
甜心与“我”要过一条河。甜心担心弄湿脚，于

是“我”决定背她过河。“我们在树林里漫步，来到
一条大约三码宽、清澈见底的小溪边。她说：‘亲爱
的，我不能弄湿脚，背我过去吧。’”(Mark Twain, 
1912)。

这条河隐喻了现实中的事业困难，而“我”背起
甜心，则隐喻“我”勇敢地呵护着理想，在现实的湍
流中跋涉。背甜心过河后，“我”仍想抱着她，因为
觉得“这样太惬意了”。这象征着当理想助力“我”
渡过难关时，“我”愈发发现理想之美，它能指引“我”
前行，激励“我”勇敢面对一切挫折。

此外，我的甜心象征着我的缪斯，能给予我灵感。
故事中提到，从梦境中获得的灵感比从任何其他地方
都多。每次马克·吐温从梦中醒来，他都渴望立刻动
笔记录下甜心在梦中对他说的话。正如马克·吐温在
文中所写：“此后的岁月里，我的梦中甜心多次说出
金玉良言，可当我在早餐后试图用铅笔将它们记在笔
记本上时，它们却在我笔下化为灰烬”(Mark Twain, 
1912)。

在第三个梦中，我的甜心被箭射中，死在我怀里。
射箭者是一个夏威夷岛上的卡纳卡人：“当我们坐在
伊奥峡谷聊天时，来了一个满脸皱纹、弯腰驼背、满
头白发的卡纳卡人，他停下脚步用当地话和我们交谈，
我们毫不费力地听懂了他的话，并用他的语言回答了
他”(Mark Twain, 1912)。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马克·吐
温的写作生涯在 1866 年正处上升期 (Tromp, 2013)，但
当他来到夏威夷时，却遭受了大量批评。马克·吐温
的小说以辛辣讽刺美国虚伪的政治、道德和宗教观点
而闻名，这必然会受到许多人的攻击。甜心的死亡象
征着马克·吐温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挫折。此
外，射杀甜心的弓箭手身份，象征着攻击马克·吐温
的正是当地人。

3 结论
《我的柏拉图式甜心》是一部短篇梦境叙事。它

最初题为《失落的甜心》，写于 1898 年 7 月至 8 月
间，但直到 1912 年才出版 (Simpson, 1983)。马克·吐
温作为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作家，倾向于将其笔
下的男女主人公描绘成天真、单纯、纯洁且无知的形
象，而《我的柏拉图式甜心》中的“我的爱人”正是
吐温常写的这样一位典型女主人公。在这个故事中，
马克·吐温仅描绘了他在睡眠中的梦境，很少谈及他
的现实生活。实际上，马克·吐温始终对那些我们称
之为梦的精神现象感兴趣。他自身的睡眠幻想往往十

分生动，回忆这些梦境并从中寻找乐趣是他的习惯。
故事中，“我的柏拉图式甜心”是一个理想化、抽象
化的人物，而非具体的某人。她具有多重隐喻意义，
并展现了柏拉图在“理念说”和“爱若斯”中所论述
的特征，这解释了作者为何称她为“柏拉图式甜心”。
通过分析这位“柏拉图式甜心”，我们能更好地理解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并更深入地了解马克·吐温的
创作理想。

注释
①理念说：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原，事

物的本质在于其普遍形式。例如，存在着大马、小马、
黑马、白马等具体的马，但不存在普遍的“形式”理
念或抽象的“马”。又如，存在着成人、白人、黑人
等具体的人，但不存在普遍的“形式”理念或抽象的
“人”。柏拉图认为，抽象的“马”或“人”是实体、
真知识和真实存在。而具体的马和人是理念的摹本，
在本质上处于次要地位。

②爱若斯：音译，意为欲望。
③柏拉图式爱情：由马尔西利奥·费奇诺于 15

世纪首次提出。它是一种以理性与精神的方式追求心
灵沟通与纯洁之爱的爱情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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